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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随着笔会来到灵璧县，参观了位于城东虞姬

乡的虞姬墓园。

这是一个不大的园子，郁郁葱葱，松柏常青，花草满

园，墓基隆起，碑石林立，静穆凝重。大门是汉式建筑，进

门后，左侧为一座高大的长满了青松翠柏的古墓。这就

是沉睡了千年并为人们千古传唱虞美人的墓。前方竖立

着一块方形墓碑，墓碑上方刻有横批“巾帼英雄”四字，正

面是：“西楚霸王虞姬墓”，楹联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

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虞姬在这里静静

地躺了两千多年，还是隐隐地让人闻到那公元前的伤痛。

顺着园中小道继续前行，后面是陈列馆，里面塑有一

尊巨大的虞姬自刎后项王手托虞姬的黑色灵璧石雕像，

姿态与固镇看到的不完全一样。这里，项羽右腿蹲在地

上，而左腿跪在地面，右手托着虞姬的头部，左手拿着剑

柄，满怀深情、怜惜又满腔悲愤地望着虞姬，虞姬的头无

力地微微歪向右侧，像在用脸部轻抚项王的手，她双目微

睁，泪眼婆娑，左腿弯曲着，右手还拿着大王的宝剑。虞

姬那一剑抹得太沉重，她在中国历史上抹了一道淋漓的

伤口，在中国文人雅士的心中抹下了一道郁忧的情结。

剑能断魂，情难断。世间有百媚千娇风情万种，霸王却只

钟爱他的虞姬。虞姬以世间最惨烈的死法，表达了她对

项羽最深挚的爱恋，报答了英雄的知遇与相惜：生生死

死，轰轰烈烈。深深震撼于那粗犷恢宏的气势，更震撼于

西楚霸王与虞姬之间的绝世恋情。

可惜来的不是季节，没有看到虞美人花的开放。关

于此花有个凄美的传说：这种楚楚动人的艳美花草，是在

虞姬自刎的血泊中长出来的，见人辄舞，似有精魂不去，

叫人好生怜爱和伤感。此花属于罂粟属中的一个品种，

花有红、紫、黄、白等色，形态美丽，花茎纤细挺立，花瓣薄

如蝉翼，枝叶皆动，善舞，因此还有一个名就叫“舞草”。

据说，它即使在无风的天气里，也能迎着阳光翩翩起舞。

舞姿曼妙，节奏疾徐有致，但不会有鸦片之类的提取物，

乃纯粹的观赏植物。它外表纤细柔弱，有种令人怜惜的

美，花蕾总是微微地垂下，含苞待放着，毛茸茸的外壳包

含着羞怯的内心，低眉信手，楚楚动人；但在某个清晨忽

然长大了，亭亭玉立。微风乍起时，便会抬起那美丽的头

颅，露出俏丽可人的脸庞，迎着春风轻盈地舞蹈着……

虞姬，一个乱世中的女子，一个旷世女子，一个痴

情女子，一个幸福女子。虞姬，你的柔情与刚烈，你的

缱绻悱恻……在这样的午夜使人不能成眠，心疼不

止。这是个怎样的女子，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定神闲的

优雅，举手投足的美丽，在四面楚歌的军营中她和着霸

王的悲歌轻歌曼舞，在最美的瞬间以弧线的自刎从容

收场，美而奇，艳而雅。

千古传奇，红颜不老，荡气回肠。虞姬香魂陨去，但

她的生命，她的爱情却在那一刻升华，是那样的厚重、璀

璨。在人们心中她不止是美的化身，更是爱与坚贞的化

身。最千古难忘的莫过于虞美人这轻轻一刎。虞姬为了

自己心爱的男子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她的豪情令多少

血性男儿也扼腕，那不沾尘埃的鲜红的血绽放成后人心

中永远的花朵。

棋盘村进村是从西水口处进的村，出村是从南水

口处出的村。这之后我们参观的太极湖村则有三道

水口。那么什么叫水口？我以前多次琢磨过这个事，

去一趟皖南，就琢磨一次，见一次当地人，就咨询一

次，却总零打碎敲，未见起色。这次到绩溪，我打算

“彻底”弄清楚。在我的概念里，水口嘛，就是皖南的

村庄，进村处的水流或水塘。但在棋盘村收到一份介

绍的材料，上面对“水口”的介绍，有点出乎我的意

料。材料上说：“在徽州，几乎所有古老的村庄入口

处，都留下人工刻意装点的痕迹：或一丛树林，或一

抹尖塔，或一座亭台，或一幢庙宇。这就是在徽州村

落整体格局中有‘门户’和‘灵魂’之誉的水口。徽州

民众对水口苦心经营，自然有其用意——因为任何一

处水口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防卫、界定、实用、聚会

及导向。”树林？尖塔？亭台？庙宇？它们，或其中

之一等于水口？我顿时因为我思维定式的被颠覆而

惶恐不已，拿着材料去请教同行的宣城市文联胡主

席，胡主席又拿着材料请教绩溪县陪同的领导，均未

有定论。之后我们又请教导游小汪，小汪却指着棋盘

村的水口告诉我们什么叫水口。虽然凭经验我知道

了什么是“水口”，但我还是困惑的。

到了太极湖村，导游小汪在一般性的解说中，定

义了“水口”：那就是“村子进口处，水流过的地方”。

我听得认真，捕捉到了这样的信息，就记在心中。小

汪得闲时，我先请她把水口的解读复述一遍，然后就

和她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水口，就

是村子进口处，水存在或水流过的那个地方（包括那

附近的一切）。感谢小汪为我提供了基础性的阐释。

太极湖村有绝妙的三道水口，由“狮象把关，日月当

关，龟蛇拦水”构成。另有太极意象，历史传承，文化建

筑等等，内容十分丰富，不过一时就很难记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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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
□许辉

绩溪有许多值得徜徉的事物。譬如村庄。上庄

和龙川就不用说了，龙川是胡锦涛的祖居地，上庄

是胡适的家乡。龙川又称坑口，龙川也是坑口的古

称，穿过一条翠竹夹道的小径，就来到了胡锦涛的

祖屋。屋前一片空地，门牌上写着：龙川村010号。

010 号平常不开放，我们去了，算是一群文化人，联

系了相关部门，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参观，但不许拍

照。进了院子，里面并不大，院子右偏门外的仄院

里有一方水井，水清洌，我们已经参观完毕，议论着

打算离开，又被朋友喊回去，要我们用从水井里打

上来的水洗手，意思是沾点儿好运气，没有人能拒

绝，这是中国人宁可信其有的民俗之一。010 号附

近的人家，门牌上写着“坑口村8号”，这正好把龙川

村的今古村名都呈现了，也许更便于了解当地的历

史。当然，人们命名的初衷也许不这么简单，或不

这么复杂。

那么江南，或皖南村名里的“坑”字，是什么意思

呢？例如猴坑、木坑、霄坑。以前我总想当然地认

为，这些“坑”是周遭高、中间低的洼地，觉得在人文

气息浓郁的皖南的语境中，名“坑”不雅；改成“坞”，

例如猴坞，会更文气一些。不过后来看到一种解释，

说这里的“坑”是小溪的意思，这让我觉得很有收获，

也颇释然。但一般人不了解这另类注脚，还是会以

“坑”的本意解读，让人联想起泥坑、水坑，觉得不

雅。这是江南和皖南的一种命名的失误？不知道今

后会否有“历史的补救”。

千年虞姬
□海心

上庄是学者胡适、徽墨大师胡开文、现代著名诗

人汪静之的家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去上庄

参观时，觉得上庄的古村落气息还比较浓，现在再

去，村庄的核心区基本还是老样子，但周边都盖了新

房，需要仔细地辨别，才能找到当年进村的感觉。

上庄附近有棋盘村。这棋盘村本名石家村。石

家村应该是个姓氏地名，以姓而名，但据说由于建村

时按照中国象棋的格局规划的，有人文因素在其中，

所以现在发展旅游事业，打文化牌，叫来叫去就叫成

棋盘村了。我们在村里游走时，我说这个棋盘村是

“主题先行的代表”。其实皖南出色的村庄、大宅，又

有哪一个不是主题先行的呢？比如在皖南，风水地

理、人伦纲常，对聚落选择、建筑位次、坐向朝向，都

有具体要求：高大威严的宗族祠堂，总会安排在村庄

的核心区，外姓小户，一般则难以据险津扼紧要。这

其实就是一种前期规划，经济基础差的，没有能力

“主题先行”，那就自然形成吧；经济基础雄厚的，起

码能上升到地理风水层面，总要在地表的显性符号

上掺入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棋盘村的老街老巷颇有些味道：从小小的十字

街口四面张望，因为距离与视角的原因，石板铺就

的小巷愈远愈狭，终于拾级而上，消弭于黛山修竹

间。村里有一位长者，清癯，很愿意和我说话，说棋

盘村坐南朝北、魁星阁及印墩的前因后果。一边

说，一边同行的人都走远上车了。我十分期待在一

个历史上平淡无奇的时刻和他做一次烹茗煮茶式

的闲叙，但我内心里又有点儿忐忑：因为一车人都

等我一个人，不仅有可能耽误下面的游程，还会给

我的个人形象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我只好依

依不舍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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